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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1989年 5 月 2 日， 细雨蒙蒙。 周口师专教
学楼前的广场上，近千人佩戴黑纱，默默伫立，
任凭雨水与泪水交织———他们在含悲送别萧士

栋老师。
河南省教委主任徐玉坤来了， 周口地委顾

问委员会主任张文韵来了， 周口地委书记朱法
勤来了， 地委、 行署的主要领导来了， 十个县
（市）的书记和县（市）长来了，曾祥芹等一批全
国知名专家学者来了，萧士栋生前的友人、同仁
与弟子们来了。同时，还有全国近百位教育专家
发来的如雪片般纷飞的唁电。

灵堂前，素白的花圈层层叠叠。 “鞠躬尽瘁
为人民，全心全意育梁才”“高风亮节堪称师表，
道德文章流芳百世”“天国不该聘师去， 再有疑
难我问谁”……一副副挽联寄托着无尽哀思。

天公垂泪，地母凝噎。 雨中的追悼会现场，
无人寒暄，无人喧哗，连多年未见的挚友相遇也
仅是轻轻握手，生怕惊扰这份凝重的肃穆。

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罕见的一场为普
通教师举行的如此高规格的葬礼。 它以超越时
代的庄重，定格为教育史上令人动容的篇章，既
是对一位教育家的深情告别， 更是对尊师重教
精神的时代致敬。

一位师专教师， 为何能赢得如此广泛的敬
爱？ 为何有众多的人自愿冒雨送别？

带着这些追问，更怀着对前辈的景仰之情，
记者一行于酷暑七月专程赴郑州等地， 走访萧
士栋的亲属、学生及同事。通过他们饱含深情的
回忆，这位教育家的生命轨迹与精神图景，如豫
东麦田画卷般徐徐展开。

豫东才子 初露锋芒

萧士栋 1929 年 10 月出生于项城市秣陵
镇，自幼便以博闻强记闻名乡里。 1944 年 9月，
省立淮阳师范（简称淮师）为躲避战火辗转迁至
项城，15 岁的萧士栋以学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这所名校。 彼时淮师校舍简陋、教材匮乏，但萧
士栋在这里找到了精神家园。他师从被誉为“豫
东三杰”的李法白研习古文，白天在油毡棚下听
讲，夜晚就着油灯抄写古籍。

求学期间， 这个清瘦少年的才华已如春笋
破土： 作文比赛屡夺魁首， 书法作品被张贴展
示，主编的班级墙报《晓风》更成为师生争相阅
读的文化风景。 习作《淮师校风赞》《论家庭、社
会与学校的关系》先后刊登于《开封青年报》和
《新项城季刊》，其敏捷的才思、犀利的文风震惊
豫东文坛，“豫东才子”的美誉不胫而走。

1947 年毕业时，恩师李法白在其纪念册上
题诗：“别后讲坛怜落寞，启予从此仗阿谁？ ”带
着这份期许， 萧士栋先后在项城中学、 淮阳师
范、商丘一高等学校执教。他白天在讲台上挥洒
热情，夜晚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 他创作的《阎
老汉翻身忆当年》《鹿邑县有些女孩还在裹脚》
《珍惜时间》等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字里行间跳
动着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

他的课堂更像一块磁石， 幽默风趣的教学
常常让学生在下课铃响后仍围在讲台前。 但随
着教学深入，萧士栋逐渐意识到：比个人创作更
迫切的，是改变家乡教育的落后现状。当时项城
作为 40 万人口大县，仅有几十所破旧小学和几
所初中， 教学质量堪忧。 他在日记本上郑重写
下：“天降大任，定当竭忠尽智，不辱使命。 ”

1950 年 12 月，萧士栋调到淮阳师范。 他白
天教授两个班的语文课，夜晚编校报，最忙碌时
同时承担 《汉语》《文学》《小学语文教学法》《儿
童文学》四门课程。 1953年，他在商丘地区主讲
的观摩课《我们不再受骗了》引发轰动；同年发
表的《〈进军西藏〉备课札记》标志他已经开启语
文教学研究之路。 1954 年，年仅 25 岁的他当选
淮师校务委员、语文教研组组长。

此后多年， 他陆续发表 40 余篇教研论文，
题目都是从课堂实践中总结而来：《如何领会与
贯彻语文教学目的》《中等师范语文教学面向小
学的做法》……1955 年，在淮阳县校际语文教
研活动中，他主讲《荷花淀》公开课时座无虚席，
走廊中亦挤满听课老师， 随后他被推选为县校
际语文教研召集人；1957 年在商丘地区语文教
学座谈会上， 他当选教研中心组副组长并执笔

大会总结。
“萧老师初出茅庐就不同凡响，教学实践与

科研成果齐头并进。 ”萧士栋的学生、川汇区委
宣传部原副部长张灿华回忆道，1957 年， 在淮
阳县知识分子代表大会上， 身披红绸的萧士栋
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发言时，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这时的萧士栋，已从“豫东才子”成长为备受瞩
目的教学骨干， 成为豫东教育界一颗冉冉升起
的新星。

逆境坚守 淬火成钢

1958 年 1 月，萧士栋被错划为 “右派 ”，送
往淮阳农场，开始长达 20 年的劳动改造。

农场的日子超乎想象的艰辛。 砖窑前的烈
日炙烤着脊背，猪圈的恶臭刺鼻难忍，清扫马粪
时飞扬的尘土混着汗水在脸上结痂。 他每天只
能领到 5 两饭票，饥饿成为常态。 1960 年冬，长
期营养不良使他的双腿浮肿。 1968 年，牙痛发
作时六颗牙齿同时松动， 他仍强忍剧痛挑水浸
砖至深夜，直到卫生队巡诊发现，才在无麻醉的
情况下拔去三颗病牙。

他住马厩的八年里，稻草堆就是床铺，蚊虫
叮咬与牲畜粪便的气味如影随形； 看守庄稼的
草庵中，寒风透过缝隙割在脸上，基本的卫生条
件都是奢望。 但这些未能击垮他的意志，1962
年， 他在香烟盒纸上写下诗句：“会当雕琢成丹
碧，重答斯民慰我肠。”这既是信念的宣言，也是
灵魂的呐喊。

在劳动间隙，教育的火种从未熄灭。发现农
场职工大多不识字， 他便利用休息时间在田埂
上开起“临时课堂”，讲《三国》里的忠义故事，说
《水浒》里的侠义精神。声情并茂的讲述，让枯燥
的劳作时光有了文化的温度， 更让他在精神上
维系着教师的尊严。

为系统研究语文教育，他将《修辞学发凡》
等典籍藏在草垛内， 待工友睡熟后借着煤油灯
光研读。 在香烟盒、 碎纸片上记录的 《语文札
记》，多年间竟累积十几万字。扉页上题写的“蹉
跎未堕凌云志，岹太华结素心”，正是他心境
的真实写照。即便 600 册藏书被人付之一炬，他
望着焚书的火光彻夜未眠， 次日仍凭记忆在泥
地上勾勒教学法体系。

20 年苦难如熔炉，非但未销蚀他的教育理
想，反而将意志锻打得更为坚韧。

“父亲在农场的 20 年 ， 是精神的浴火重
生。”萧士栋之子萧新明低沉的话语中带着几分
思辨，“他教会我们， 真正的强者不是未尝过苦
涩，而是能把苦涩酿成甘甜。 ”

涅?重生 岁月争辉

“芳草春来依旧绿，梅花时到自然香。 ”1978
年 4 月， 当彻底平反的红头文件送到萧士栋手
中时，这位蒙冤 20 载的“豫东才子”双手颤抖着
接过文件， 泪水突然决堤———曾在农场劳作时

被砖窑烫伤都未吭声的汉子， 此刻却像孩子般
号啕大哭。为了这份迟到的公正，他忍受了太多
的煎熬，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同年 10 月，萧士栋调到周口师专，担任大
专班写作课教师。年近半百的他，在日记本上郑
重写下：“把失去的二十年夺回来！ ”从此，校园
里多了道风风火火的身影：清晨五点，宿舍楼的
灯光总是他最先点亮；深夜子时，办公室的台灯
依然在窗棂上投出他专注的剪影。 同事们打趣
他“十年活出三十年”，他笑着回应：“每宵一刻
值千金，子夜萤灯之下钻教材、写教案，功效倍
于白天。 ”

他的课堂永远充满惊喜。首堂写作实践课
就别开生面：他带学生观察操场边污水充盈的
水缸，让学生以《水缸的自语》为题写作，而后
领着学生洗刷水缸。 这种将观察、写作与思想
教育融合的教法，让原本枯燥的作文课变得生
动鲜活。

1979 年，学校把最难教的《中学语文教学
法》交给他。 当时既无统编教材，也缺少参考资
料，萧士栋凭着多年教学心得和最新教研动态，
硬是在三个月内编出十多万字讲义。 讲义字迹
工整、案例鲜活，从 “如何设计板书” 到 “怎样
批改作文” ，内容非常全面。 这些学生争相传抄
的笔记， 后来大多转化为论文或成为公开教材
的核心内容。

他常说：“语文教师要争当教育家， 不能只
当教书匠。 ”他身兼师专教务处主任、学报主编、
政协委员等职， 同时忙于教学、 科研与社会活
动，却创造出数倍于常人的价值。其秘诀正如他
所说：“时间要挤、事业要拼。 ”即便病重卧床，他
仍焦虑地说：“床不是好东西， 朝天躺着会寂寞
致死。 ”这份对教育的执着，令年轻教师既敬佩
又心疼。

1978年深秋，他与妻子拍下 20 年来首张合
影。 照片中，两人并肩而立，背后是周口师专斑
驳的教学楼。 他在相片背面题诗：“廿载沧桑似
弹指，华发葳蕤亦少年。 ”这张照片现在珍藏于
家中，成为那个时代教育工作者精神的见证。

教泽绵长 著述传世

萧士栋将一生心力倾注于语文教育与科

研，笔耕不辍，留世专著五部、论文 300 余篇。这
些凝聚心血的著述，既是他教育生涯的丰碑，更
成为后世教师的指路明灯。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至 1989 年，他在各
类报纸和语文期刊上发表 300 余篇论文， 内容
涵盖语文教育理论、教学方法、教师修养、教材
分析、阅读与作文教学、杂文诗歌等诸多领域。
这些成果大多收录于 2009 年 4 月中州古籍出
版社出版的《萧士栋文集》。 翻开这部上下两册
厚厚的文集，可以看到他 1953 年提出的“教学
要让学生‘入文境、悟文心’”理念，也能感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他对“语文教师能力体系”的深
刻思考。

1986 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
文教学法举隅》在学界引起震动。 这部 38 万字
的著作，源于 1982 年在新乡师专召开的全省学
科研讨会上的一个动议。 当时农村语文教学缺
乏系统教材，萧士栋主动担纲，从拟定提纲到两
次审稿修订，历时四年终成书。 他构建的“一纲
九目”体系，被语文教育家张寿康誉为“九串珍
珠”，更让无数乡村教师找到了教学抓手。

1987 年，《语文教学能力论》由河南大学出
版社出版。 作为国内首部专门研究语文教师能
力的著作，它开创性地提出“十能”三维体系。
萧士栋不仅担任副主编， 更亲自参与撰稿统
稿。 原中国文章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阅读学研
究会会长曾祥芹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书开拓
了语文教育的新领域，为教师专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 ”

同年，萧士栋与张仲良主编的《中学语文教
学法教程》成为河南省高师文科教材。 这部 22
万字的著作按“总—分—总”结构分为 13 章，既
符合当时最新教学大纲，又吸纳教改成果。萧士
栋在统稿时反复推敲每个案例， 力求内容既严
谨又实用。 这部专著对全省高师学科和教材建
设作用显著。

1989 年，《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由河南教育
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南六省师专通用教材，它保
留了萧士栋独创的“九法”体系，并新增多章前
沿内容。至此，他已成为中南地区中学语文教学
法学科的领军人物。

为丰富实用教学资料，萧士栋牵头主编《作
文揆要》《小学生作文选》等丛书；并主持整理、
校注晚清女诗人高芳云的《形短集》，使这一尘
封百年的地方文化瑰宝重见天日。

翻看《萧士栋文集》时记者发现，他的著述
没有华丽的辞藻， 却字字珠玑； 不追求标新立
异，却处处彰显教育智慧。 正如他在《初中语文
教学法举隅》后记中所言：“教育不是雕刻石头，
而是点燃火焰。 ”

聚智兴教 文苑深耕

萧士栋在语文教育战场上既是冲锋陷阵的

斗士，更是运筹帷幄的领军人物。 1978 年重返
杏坛后，他白天站讲台、深夜写论文，同时将大
量精力投入教育组织建设。

1979 年 11 月， 恢复工作一年的他主持召
开周口地区首次中学语文教学座谈会，100 多
名骨干教师共商教改大计。 这奠定了他在全区
语文教育界的核心地位。次年，周口地区中学语
文教学研究会应运而生，他当选首任会长。

在他的领导下 ， 中语会年会规模逐年扩
大：1983 年沈丘年会聚焦“农村初中教改突破
口”，吸引《语文学习》等全国性刊物参与；1984
年扶沟年会创下地委书记等 16 位领导亲临指
导的记录， 更有全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会长
朱绍禹专程作报告 ， 引发全国教育界关注 ；
1985 年商水年会收获历届最高水平的教研成
果 ，周口中语会影响开始向全省 、全国辐射 。
即便 1989 年癌症晚期 ， 他仍强撑病体写下
3000 字长信安排年会事宜， 这份执着令所有
理事动容。

1984 年 3 月，萧士栋兼任《周口师专学报》
主编。面对这份劳力伤神的差事，他像呵护幼苗
般尽心竭力：青年教师来稿格式不规范，他连标
点都逐一修正；稿件观点新颖但论证不足，他便
附上详细批注指导作者补充案例。 为激发教师
科研热情，1986 年职称评定重启时， 他连夜推
动学报改版，增设“语文教学研究”专栏，让一线
教师的研究成果有了专业发表平台。

1985 年 1 月，《作文月报》创刊 ，萧士栋担
任总编辑。 从组建编委班子到拟定发刊词，从
邀请语文教育家张寿康题写报头到争取时任

地委书记张文韵题词，他亲力亲为。 这份被师
生称为 “作文乐园 ”的报刊 ，发行量一度达 12
万份，在豫东大地播下无数文学创作的种子。

针对农村语文教学薄弱的现象， 萧士栋提
出“语文教学法下乡”倡议。 他带着自编教材深
入豫北、豫东、豫南 40 多个乡镇，在简陋的教室
里为农村教师示范教学。 1988 年，萧士栋以“教
学法下乡派” 代表身份承办中国文章学研究会

第六次年会。 面对经费短缺现状， 他创新采用
“以会养会”模式，同步举办语文教学法讲习班，
既让全国专家传经送宝， 又为本地教师提供学
习机会。 那年盛夏，30 多位学者与 600 名学员
齐聚周口，会议大获成功，将全区学术氛围推向
高潮。

作为省政协委员， 萧士栋始终关注教育痛
点。 1985 年省政协会议上，他关于农村教师“五
缺”现状的专题发言引起强烈反响，所提十条具
体对策被写入教育厅工作报告。曾祥芹曾感慨：
“萧公既能埋头治学，又能抬头看路，是教育界
难得的复合型人才。 ”这一评价，正是对他毕生
追求的最好注脚。

春蚕泣血 教坛铸魂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1988 年深秋，萧士栋的咳嗽愈发频繁。 同

事们劝他休息，他总是摆摆手说：“等忙完这阵
再说。 ”此时癌细胞早已侵入他的肺叶，但语文
教育事业已成为他生命的支柱，支撑着他不知
疲倦地奋斗。翻看他 1988 年的日程，每月都排
满教学、 编务和学术活动：1 月主持教材审稿
会，3 月完成教学与学报编务，5 月筹备学术年
会，8 月在周口承办全国文章学研讨会，9 月审
定教材书稿，12 月应邀到郸城县农村讲学。

1989 年元旦，天气奇寒。 他在周口油田招
待所主持编务会，为节省经费没开空调 ，中午
就在小餐馆吃了碗烩面。 1 月 8 日，萧士栋冒雨
雪前往西华县大王庄讲学，原地委书记张文韵
带车全程陪同。 讲学收尾时，他一句“我希望这
不是最后一次的讲学”，竟成谶语。 三日后，萧
士栋因病情恶化被转入河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肺癌晚期的剧痛常人难以忍受， 他却把读

书、写信当作止痛良方。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
道：“总不能如此马虎地退出讲坛语林！ 我的精
神不会倒。”朋友来探望，他总将话题引向工作：
“学报改版的事还得再盯紧些”“农村教师的培
训资料要尽快印出来”。 自知时日无多，他分秒
必争地在病榻上写下 《致中语会理事会》《致教
务处同志》等书信，甚至用颤抖的手编纂个人年
谱《士栋足踪》。

在郑州住院的 108 天里， 他校对了 20 多
万字的教材书稿 ，审订了校注的 《形短集 》清
样，写下几十封书信。 这些浸透汗水的文字 ，
既是对未竟事业的交代 ， 更藏着壮志未酬的
遗憾。

临终前几小时，他拉着经常合作、一同教研
的曾祥芹的手， 用尽最后力气交代了 14 条遗
嘱：从在研课题的交接，到青年教师的培养，再
到农村教改的推进———条条关乎工作， 只字未
提家事。 这位将生命彻底奉献给教育事业的战
士，直至最后一刻，仍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追思无垠 山高水长

萧士栋离世后，无数学生、同事、友人写下
饱含深情的回忆文章。这些文字如繁星点点，最
终汇成 《捧着一颗心来———忆萧士栋先生》一
书。翻开这本纪念文集，温暖的记忆如春泉般汩
汩涌出。

河南省政协原主席王全书在该书序言中给

予萧士栋高度评价：“作为河南省教育界一位卓
有成就的学者， 萧士栋是中南地区乃至全国语
文教学研究方面的一面旗帜。 ”“我们的文化强
省建设、 经济强省建设呼唤更多像萧士栋先生
这样的老黄牛、孺子牛、拓荒牛。 ”

曾祥芹在《文章学家萧士栋》一文中这样概
括：“他是文章阅读的方家、文章写作的高手、文
章编辑的总裁、文章教学的法师、文章科研的领
班，更是全面发展的语文学者、自主创新的教育
学家、闪耀中天的文化明星。 ”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原

理事长顾之川的回忆中藏着一处温暖细节：当
年他将《刘兰芝“举身赴清池”时间考》寄给素未
谋面的萧士栋，本不抱发表希望。 不料不久后，
竟收到《周口师专学报》样刊和七元稿费。 这份
鼓励让他坚定了语文研究之路。

“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往往与教研水平和
学科带头人息息相关。”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原副
会长甘其勋在文中写道，“萧士栋以人格魅力和
学术胆识，带领周口中语会的那几年，是周口语
文教育突飞猛进的几年。 ”

“在师专时，他对来自农村学校的教师关爱
有加，生活上特别照顾，感情上细心关爱，事业
上积极鼓励，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给予他们实
实在在的帮助。”萧士栋的妻子姚玉兰这样回忆
丈夫。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教师于华的回忆更

显深情：“有了您的纠偏导航，我终于弃虚务实，
走上教书教研之路。 1987 年，我以中级职称破
格评上特级教师。 我深知， 若没有您的悉心栽
培，这份荣誉将永远与我无缘！ ”

2024 年，在三门峡市“我的好老师”主题征
文中， 渑池县高中退休教师陈旭写道：“萧先生
是中国教育界泰斗式人物，是我没有围墙的‘大
学’老师。 能走近他，亲聆教诲，实乃大幸。 ”

“天国不该聘师去，再有疑难我问谁？ ”周口
市知名语文教师屠长情的挽联， 道出了无数语
文教育工作者的心声。

萧士栋的一生，如豫东平原上的古柏，在风
雨中挺立，于岁月里长青。他以“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心，在语文教育的田野
上耕耘 40 余载。其教研教改成绩如年轮镌刻大
地，培养的骨干教师似新芽遍植中原。他对教育
的执着、对后辈的热忱、对学术的坚守，早已化
作照亮语文教育之路的灯塔， 成为激励后来者
前行的力量。

人物简介

萧士栋 （1929—1989），河南项
城人。 18 岁投身教育， 曾任教于多
所院校， 后在周口师专 （今周口师
院）任教务处主任。他身兼多个学术
组织职务，是政协河南省第五、六届
委员。他创建并推动“教学法下乡”，
创立周口地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

（简称中语会），主编《作文月报》，发
表 300 余篇论文，写五部专著，被誉
为中南语文教育界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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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萧士栋在书房写作。

萧士栋所著《萧士栋语文教育文集》。

萧士栋教研论文集———《萧士栋文集》

《捧着一颗心来———忆萧士栋先生》一书


